
第一章 突如其來的賜婚 

江州原城，位於國內中樞地帶，是除京都以外的最大州縣，民生富庶，氣候溫和，

匯集東西南北四大運河，造就了江州百年的繁華。 

來自異域的奇珍異品多不勝數，各式各樣讓人眼花撩亂的吃食小點遍佈整個江

州，若有在其他州縣買不到吃不到看不到的，來這兒包准你買得到吃得到看得

到，這樣的盛況，沒來過江州徹徹底底走一遭的人是絕對無法想像的。 

所以，就算秦家當家的老爺秦岷只是江州原城的小小主簿，卻在主街西隅處有個

好幾進的宅院，雖比不上那些真正鉅亨商賈或高官名門等富裕之家，卻絕對可以

把國內其他州縣縣令等級的宅子給比下去。 

秦家有三個女兒，老大秦梅今年二十，老二秦雙今年十八，老三秦歡今年十七，

老大老二為正妻所生，老三則為庶出，其生母死得早，所以秦三小姐很小便開始

過著爹不疼娘不愛的生活，除了這幾年開始跟著兩位姊姊上私塾，平日裡常常都

待在自己住的小院落裡足不出戶，可以說是沉默寡言，不喜交際。 

秦曼曼看著銅鏡中的自己，著著實實是個小美人胚子，圓圓的杏眼靈巧動人，鼻

小而挺，兩片菱唇鮮嫩迷人，肌膚白嫩得彷彿可以掐出水來，這張小臉若認真笑

起來，說有多可愛迷人就有多可愛迷人。 

可除了這張可愛迷人的小臉，和這副脫掉衣服後甚是玲瓏有致的身材，半年多前

的她對眼前鏡中的女人一無所知，她不知道她是誰，也不知道她的過去發生過什

麼，就連原主是怎麼死的都不知道，因為她穿越到原主身上時，只有承繼她的身

體，卻沒有接收她的記憶。 

醒過來後的唯一解釋，就是她失憶了，什麼都想不起來。 

她是真的什麼都想不起來，就連原主的名字叫秦歡，是秦家三小姐，都是身邊的

丫頭告訴她的。 

然後，她才慢慢地瞭解秦家的狀況，慢慢地熟悉這裡，慢慢地適應對於她而言完

全陌生的這一切…… 

長盛王朝，這個在她讀過的歷史上不曾存在的國度。 

民風開放，男女不只可以同席，還可以相約出遊，乘船騎馬，賞花踏雪，品茶喝

酒，其中又以江州為最。 

可以從現代穿越到如此開放自由又繁榮富裕的地方，秦曼曼覺得自己真是太幸福

了，畢竟她是來自現代的一個超自由國度，若不得已變成了古人，還倒楣的穿越

到一個超保守的古國，大門不能出，二門要偷偷邁，那她可能會想努力快點死一

死再穿回去，免得被憋死在大宅裡。 

可這裡再怎麼民風開放，繁華富庶，對來自二十一世紀的她而言，終究還是很無

聊的地方，除了見不到親愛的父母親人外，沒電視可看，沒手機可滑，沒有一堆

愛情小說可以抱著啃，沒有好用的衛生紙衛生棉可以用，沒有輕便的短褲可以

穿，天氣熱得要人命還是得穿長到拖地的裙子，也沒有剉冰可以吃…… 

以上諸多種種，就算她覺得穿越到這裡，又生活在最富裕的江州原城已經很幸福

了，可大半年過去，她還是覺得日子過得無趣極了。 



她幾乎把家裡的書冊全看完了，不知鬧了多久的書荒，除了看書打發時間外，她

發現自己竟然懂得如何識別藥草，秦家大宅裡種的花花草草只要有藥性的她都知

曉，甚至一眼便能辨識它們，除了可以叫出它們的名字，還知道它們的用法…… 

為此，她跑到書鋪子裡狂找了一堆醫書草藥書，因此發現她最擅長的竟不是那些

普通的藥草，而是毒花毒草…… 

可以製成各式各樣毒藥的毒草和毒花，她幾乎無一不識…… 

當真是見鬼了！ 

秦歡，秦三小姐，一個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又爹不疼娘不愛的十七歲小姑娘，究竟

為什麼可以一眼便認出這些一點都不平凡的毒草呢？ 

究竟，這個小小的身體裡藏著什麼樣的祕密？ 

她實在是有太多的迷惑與不解，卻什麼人也不能問不能說，只能將自己身體的這

項異能嚴嚴實實的給藏起來，畢竟，秦三小姐就只是個普通人家的小姐，若讓人

知道她懂毒又會用毒，天知道會是什麼樣的景況？ 

「三小姐，三小姐？」年方十四的貼身丫頭小舒，伸出她的小手在自家小姐面前

晃了又晃，「小姐聽見奴婢剛剛說什麼了嗎？」 

小舒是秦家廚子老趙的女兒，九歲就跟在秦歡身邊當丫頭，雖說只有短短五年，

卻已經是秦歡身邊待最久的丫頭了。 

據說，打小便在秦三小姐身邊侍候的兩個丫頭，五年前一個不小心落井而亡，另

一個得了不知名的病死了。 

當時，秦三小姐的院子鬧鬼及受詛咒的傳聞便未曾間斷，整個秦家竟一個丫頭也

不想被派過來，只有老趙不信這神鬼傳說，主動告知主簿老爺，把自己方才九歲

的女兒給了秦三小姐當丫頭。 

因為沒有秦歡的記憶，老實說她也不知道這五年來秦歡和小舒這對主僕之間的相

處情形如何，但小舒這丫頭卻不止一次說她這個主子變了好多好多，根本像是完

全變了一個人！ 

以前的秦歡冷冰冰又總是沉著臉，不太理人，如今的秦歡卻很愛笑、愛發呆又愛

看書，連看書都可以看到偷笑。 

以前的秦歡非常的大家閨秀，連待在自己院子裡也不敢稍稍放鬆，像是怕被誰逮

到什麼錯處似的，如今的秦歡卻是百無禁忌，不是趴在床上，就是歪在外頭院子

裡的搖椅上，非常的旁若無人。 

啊，本來就不是同一個人啊…… 

她很想對小舒說，卻只能偷笑著忍住，將話憋在肚子裡。 

反正她現在「失憶了」，而且據聞是「歷劫歸來」，所以性子變了很正常，沒人會

找她求解釋，當然能做自己就做自己，不然不累死才怪，再說了，這宅子裡好像

也沒有人跟她親，走到外頭隨便裝一下小姐的樣子，根本沒人會發現她的「異

常」。 

以上，都是她在這生活，試驗了大半年的結論。 

「妳剛剛究竟說了什麼？」秦歡無辜的對丫頭眨了眨眼。 



「奴婢就知道小姐沒在聽！」小舒嘟起小嘴兒，看起來比主子更無辜。「這麼重

要的事小姐怎麼就這麼不上心呢？老是在神遊……」 

秦歡好笑的看了她一眼，對這丫頭的碎碎念早已經習以為常，「那妳現在究竟還

想不想說？」 

小舒難得一臉的嚴肅，整張臉皺起來像包子似的，「自然是要的，要是等會兒小

姐還不出現在大廳裡，老爺怕要打死奴婢了。」 

嗄？她沒聽錯吧？這個家裡誰曾在乎過她會不會出現在任何重要場合裡？ 

雖然她在這個家沒有受到什麼虐待，但卻是很輕易就被無視的一位，就算天皇老

子來了，應該也沒她的事。 

「妳是不是聽錯了？我為什麼要出現在大廳裡？」 

「聽說宮裡的公公來了！老爺叫幾位小姐穿戴好衣服飾品全到大廳裡聽旨去！

小姐妳快點換身衣服吧！沒時間了！」說著，小舒已經慌慌張張的到衣櫃前替她

張羅起衣服來。 

秦歡莫名其妙的看著她，「我們家的老爺不是只是個原城小主簿嗎？宮裡的公公

來傳什麼旨啊？」 

「奴婢不知道啊。可那公公帶來了好多東西，一大箱一大箱地不知有多少箱，聽

說都從大門排到巷口了。」小舒邊說邊翻櫃子裡的衣服，「總之，怎麼看都該是

喜事，大小姐二小姐那邊都忙著穿新衣呢。」 

秦歡的眼皮跳了跳。 

不太妙……以前看電視，每當宮裡的公公來傳旨，又帶來一大箱一大箱的東西

時，不是論功行賞就是賜婚…… 

不會吧？她爹最近可沒聽說立了什麼大功，可以讓皇帝派宮裡的公公親自來賞

的……好吧，就算真立了天大的功，也沒必要讓她們這些小女兒去大廳聽旨吧？ 

所以，想來想去，這原因都不是前者…… 

那，就是後者囉？賜婚？ 

秦歡驀地瞪大眼。 

這也不可能啊！秦家只是小小主簿之家，哪可能讓遠在京城的皇帝給相中？還親

自下旨賜婚？ 

她皺了皺眉，越想越亂，竟是滿滿的不安，總覺得她來到這裡的好日子似乎就快

要走到盡頭了…… 

「哎，小姐要穿哪套好？」翻了半天，小舒都沒挑到件好的，更別說是新衣了，

把她都快愁死了。 

還管穿哪一套好呢！她現在可沒心情梳妝打扮！得趕緊去確認一下對方的來意

才是最要緊的！ 

「又不是要選妃，整齊乾淨就行。」秦歡站了起來，伸手拍了拍身上的衣裙，「我

就穿身上這件吧，不必換了，走吧。」 

說著，人已走出房門，小舒忙不迭小跑步跟了上去。 

打從半年前小姐在進香禮佛的回程途中不幸遇見盜匪被砍成重傷，差點死去又醒



過來之後，除了失憶，還變得活潑又愛笑，走路也快，跑步也快，常常一轉眼就

不見人影，把她都快急死。 

「小姐，妳這樣不行……」 

「本小姐說行就行，根本沒人管本小姐穿什麼好嗎？妳就別擔心了！」 

「哎，小姐妳等等我！」可能是腿短，她家小姐走一步她卻要走兩步，總是搞得

她氣喘吁吁地。 

「不是很急嗎？」秦歡沒有停下腳步，「何況是我去聽旨又不是妳去，妳慢慢來

就行，悠著點，嗯？」 

「有哪個人家的丫頭比主子還慢的？」不成體統！小姐的話連她這個小丫頭都聽

不下去了。 

「就我秦三小姐的丫頭啊，命好。」說著，秦歡已跨進了大廳，翠綠色的裙襬從

高高的門檻上掠過，她的腳步及姿態在瞬間優雅了起來。 

低眉斂眼，姿態嫻靜，舉手投足都是大家閨秀的風範。 

小舒愣愣地站在外頭，有點驚詫她家小姐那一轉身就瞬間彷彿變了一個人的本

事。 

秦歡一踏進大廳便發現父親母親及兩位姊姊都在，果真，是最後一個通知她的，

否則以她們此刻梳妝打扮的程度，萬不可能比她還快進大廳，她可是連衣服都沒

換就急急跑過來的啊！ 

「這位就是秦三小姐？」有個尖細的嗓音在大廳裡響起。 

「是的，公公。這位就是小女秦歡。」秦岷討好似的道。 

這宮裡來的公公看起來有點年紀，細皮白肉，笑起來眉眼彎彎，聞言便打量起秦

歡這姑娘來。 

秦歡被人家點名，心還真有些慌，忍不住也偷偷抬起眼來，正巧和這位公公的眉

眼給對上，忙不迭再次斂下眼。 

公公一笑，「既然人都齊了，跪下聽旨吧。」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 

茲聞江州原城秦主簿之三女秦歡，賢淑大方，溫良敦厚，品貌出眾，太后與朕聞

之甚悅，今朕的堂弟長樂郡王，適婚娶之時，當擇賢女與配，值秦家三小姐秦歡

待字閨中，與長樂郡王天造地設，為成佳人之美，特將秦家三小姐秦歡賜予長樂

郡王為王妃，一切禮儀交由禮部及欽天監共同操辦，擇良辰完婚。 

佈告中外，咸使聞之。 

欽此。 

 

「謝皇上，皇上萬歲萬萬歲。」 

眾人齊謝聲中，秦歡只覺一陣轟然巨響，震得她頭皮發麻雙耳欲聾，身體發軟得

只差沒倒在地上。 

這究竟是什麼跟什麼？她是在作夢吧？一定是在作夢，鐵定是在作夢…… 



真是瘋了！這裡可是江州耶！ 

那個天高皇帝遠的皇上，怎麼就聽聞這小小原城秦主簿家的三小姐什麼賢淑大方

來著？再怎麼著也該配給她的兩位嫡女姊姊吧？ 

還有，那長樂郡王又是什麼鬼？他究竟是哪裡得罪那皇帝爺了？竟把她這麼一個

小小主簿的庶女賜給他堂堂一個郡王爺？ 

皇帝這哪叫恩賜？根本是打長樂郡王的臉吧？ 

這長樂郡王鐵定是個爹不疼娘不愛哥不喜的傢伙…… 

若是，這點倒跟她同病相憐。 

「秦三小姐，還不接旨？」傳旨的公公忍不住輕聲提醒她。 

秦歡只好心不甘情不願地舉高了雙手，「臣女秦歡……接旨。」 

公公笑咪咪的把聖旨交到這小姑娘手上，又多看了她幾眼，才轉而拿出一個本子

對秦岷道：「秦主簿，恭喜了，外頭那些全都是皇帝陛下和太后娘娘的恩賜，說

是要給秦三小姐添的妝，這本子裡都記得詳詳細細地，您就慢慢看吧。」 

「謝陛下恩賜，臣感激不盡。」秦岷接過那本子，隨手從袖袋裡掏出了一碇銀子

塞進公公手中，「公公此番辛勞了！」 

公公不客氣的直接收下了，「這都是分內的事，大人不必客氣。」 

說完，公公轉身往外走。 

秦岷親自將人送到了門口，才彎身低眉，一臉誠惶誠恐地問道：「不知公公可否

借一步說話？」 

幸而這位公公也不是個難相與的，或者是看在剛剛那一錠銀子的分上，總之，他

腳步往旁移了幾步，倒是沒加以推阻。 

「大人是想問這個賜婚究竟是怎麼來的吧？」公公開門見山道。畢竟是天上莫名

其妙掉下來的恩典，不好奇是不可能的。 

「是，公公明鑑。」秦岷想破頭也沒能想明白，這道聖旨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長樂郡王已經住在江州很多年了，他是知道的，畢竟是堂堂郡王爺又是皇帝的堂

弟，這江州郡內誰不知曉？ 

但，那長樂郡王怎麼跟他家的女兒扯上關係？那王爺可是個……唉，總不可能對

他家女兒「一見鍾情」吧？ 

公公見秦岷那一頭霧水的可憐模樣，也是同情，「就透個音訊給您吧，是溫貴妃

向皇上求的恩典。」 

「溫貴妃？」秦岷這會兒眼睛瞪得更大了，這又是唱哪一齣？「公公您是指當今

聖上最寵愛的妃子，溫貴妃？」 

公公笑著點點頭，「正是那位溫貴妃。」 

秦岷的眉頭緊緊皺成一團，「這……公公，您就好人做到底吧……這究竟是怎麼

回事？在下怎麼越聽越迷糊了？」 

公公斜睨了秦岷一眼，「大人可還記得半年多前，秦三小姐去了一趟原城近郊的

凌雲寺，回程路上遇見了一群盜匪？」 

秦岷一愕，「自然記得，小女被人送回來時全身都是血，奄奄一息，請來的幾個



大夫都說活不了了……這……敢問公公，溫貴妃這事兒難不成跟凌雲寺的那群盜

匪有關？」 

公公長嘆了一口氣，「是啊，溫貴妃的車駕當時就在秦三小姐的馬車後頭不遠處，

盜匪的出現瞬間驚了馬，溫貴妃的車馬往前奔竄，車速又急又快又兇猛，就這樣

把溫貴妃摔出了馬車，是秦三小姐拉了溫貴妃一把，溫貴妃才沒讓馬給踩了！ 

「後來盜匪追了上來，聽說那把本來要砍在溫貴妃身上的刀，讓秦三小姐給擋

了。雖說溫貴妃後來還是受了傷驚了胎，但總算保住一命，在一個月前誕下了龍

子，滿月酒宴上，溫貴妃便向陛下要了這份恩寵，賜下秦三小姐這門親事…… 

「說起來這溫貴妃是個懂得報恩的人，只是當時回宮後因受驚養胎病了一陣子，

並花了一段時間尋人，這才得知秦三小姐正是那日救她的人，後來又為皇上誕下

龍子，便拖延到今日，這不剛好替秦三小姐覓得了一門良緣嗎？」 

秦岷驚詫，竟是沒想到他家秦三還有此際遇，卻難說是福是禍呵，不禁又是點頭

又是搖頭，「是這樣啊……可對象為何是這長樂郡王？這事兒他同意嗎？」 

長樂郡王范逸今年已二十有四，是該議婚成親了，可放眼望去，沒有哪個高官顯

貴人家會想把女兒嫁給他，而一般小官小戶的閨女卻也高攀不了這樣的皇親國

戚，再加上長樂郡王性格捉摸不定，陰沉難測，連他的嫡母怡太妃都對他忌憚幾

分，不敢隨意在他的親事上琢磨，便這樣耽擱了下來。 

聽見秦岷的疑問，公公笑了出來，「我說大人啊，這不是陛下賜婚嗎？」 

秦岷皺了皺眉，「公公的意思是？」 

「既是皇上的恩典，不管這郡王爺是同意還是不同意，喜歡或不喜歡，不都得謝

主隆恩嗎？」 

這意思是，長樂郡王根本就沒同意或是根本不知情囉？ 

「公公，這樣不太好吧？」 

「皇帝的賜婚，誰敢說不好？」 

唉，這話雖說沒錯，可偏偏道理卻是錯的啊！ 

秦岷當真覺得一個頭兩個大，心頭既喜又懼，不由得一嘆，「公公，小女這……

根本高攀不起啊。」 

五年前，長樂郡王范逸的父親長樂親王，屢被諫官上書說其功高震主，再加上當

年范逸出了一場意外，不待皇上說什麼，戰事一休長樂王爺便自請離京來到江

州，徹底遠離朝堂。 

皇帝也不知是因為憐憫還是愧疚，竟將宮中採買事務交付了大半給王爺，一夕之

間，長樂王爺從一名武將變成了富可敵國的皇商。 

可惜好景不常，三年前王爺因病去世，就在大家以為皇上可能會把宮中採買交給

其他人時，皇上卻讓長樂王爺唯一的兒子范逸繼承其爵位，親封長樂郡王，原本

的採買也繼續交由他進行。 

所以說，長樂郡王父子一家看似被「冷落」在江州，實則掌握宮中大半的採買權，

不論是富豪商賈亦或是皇族中人，根本無人能出其右，其與皇室之間那千絲萬縷

的關係，可不是簡單幾句話就可以道得清、說得明的。 



再怎麼看，以前長樂郡王都算是受寵的，可如今，皇上竟把他區區一個主簿之女，

還是個庶女，許配給長樂郡王，怎能不讓人陷入一片雲裡霧裡中…… 

這長樂郡王是何時不小心把皇帝給得罪了嗎？ 

見秦岷這一臉戰戰兢兢、困惑不安的模樣，一旁的公公也甚表同情。 

不過，這事再怎麼瞧，秦家都是佔了個大便宜不是？ 

說到底，這秦主簿就是個沒野心又沒膽的，天大的喜事也被他往最壞處去想。 

公公不由得輕咳了兩聲，「大人儘管謝恩就是，這也算是令千金的造化，死裡逃

生又因禍得福，雖說長樂郡王身有殘疾，但令千金能嫁入郡王府當王妃，也算得

上是百年修來的福氣了……」 

 

 

大廳裡，三雙眼睛都瞪著秦歡。 

「說，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秦夫人一雙眼散發著足以致命的寒光，咬牙切齒的

從齒縫中擠出一句話。 

秦歡愣愣地看著她，扁了扁嘴，「母親，女兒不知。」 

她更想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好嗎？這是不是就叫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啊？ 

老天爺就是看不得她好吧？一穿過來就是全身熱燙，痛楚不堪，連說話的氣力都

沒有，好不容易傷好了些，可以看書寫字種花了，才幾天啊？現在就要把她嫁給

一個不知是圓是扁是老是醜的古代男人？是有沒有那麼想要折磨她啊！ 

「妳不知？那誰知？」秦夫人氣得都快冒出火來，「鐵定是妳到外頭去勾搭了人

家郡王爺，不然哪來的親事？妳上頭兩個姊姊，哪一個樣貌都比妳好，要不是妳

沒臉的做了什麼事，人家會去求皇上賜婚？」 

秦歡一臉無辜的看著秦夫人，「母親，女兒只不過是個庶女，那高高在上的郡王

爺怎麼可能去求皇上賜婚……母親也太看得起女兒了。」 

是啊，她說的沒錯，一點都沒錯，這根本不可能！ 

可要不是如此，那究竟是為何？ 

秦夫人瞪大著眼，也是一頭霧水，「妳……還敢頂嘴？」 

「女兒不敢。」 

秦二小姐秦雙走了過來，伸手搖了搖她母親的手，「母親，妳就別氣了，女兒好

像聽說那長樂郡王是個瞎子不是？又稱不上什麼好的，母親要慶幸被指婚的不是

我們……」 

當真是沒見識的！秦夫人忍不住一嘆，「妳懂什麼？就算他是個瞎子又如何？長

樂郡王府可掌握著江州人所有的生計，當年因為長樂王的到來，我們江州人才能

過得比京城人還好還富裕，連京城裡的人都一撥撥的想要來江州探訪，除了欣賞

江州的美景，還有江州的繁華……」 

一想到這些，讓秦夫人更加的氣結與堵心。 

秦大小姐秦梅溫柔的一笑，勸慰道：「母親，這是賜婚，是皇帝的旨意，我們秦

家是大大的高攀了，不是嗎？」 



「那又如何？」 

「這高攀的姻緣從來就沒有好下場，妹妹嫁了也只是受苦而已，母親又何必跟妹

妹置氣呢？倒是我們兩個姊妹沾了妹妹長樂郡王府這門親事的光，之後媒人可能

都要把我們秦家的門檻給踩壞了呢，母親說是嗎？」 

這話，終是說得秦夫人的眸光一閃，像金子般發亮了起來。 

是啊，怎麼不是呢？她現在氣惱這既定的事實有何用？還不如借力使力替她兩個

女兒找到以前作夢都想不到的親事呢！ 

何況，二女兒說的也沒錯，那長樂郡王可是個瞎子啊，有什麼好的？ 

是，他是富可敵國，但看得到吃不到，一個眼瞎的能掌管什麼實權？那些人脈，

不管是官是商，還不是掌握在長樂王爺的遺孀怡太妃手中？更別提那些白花花的

銀子了！ 

想著，秦夫人的心慢慢平靜了，望著秦歡若有所思起來。 

秦歡的眼睛眨了又眨，看看這個再望望那個，這一雙雙的眼，從妒恨到現在的充

滿算計及期望…… 

有沒有那麼明顯啊？她都還沒嫁呢，這幾個女人就開始要算計她夫家的財勢地位

了？ 

既然如此，現在的她是不是也應該借勢拿個翹什麼的？ 

可老實說，她還真沒那個心情！ 

現在對她而言最重要的應該是搜集一下有關長樂郡王的信息，而從剛剛她們的對

話裡，她只聽到兩個重點——  

一，他是個瞎子。 

二，他超級有錢。 

是胖是瘦？是醜是帥？是高是矮？是老還是小鮮肉？這些一概不知。 

她苦命著呢，秦歡正想著，就看見秦岷從外頭走了進來。 

全部人都因此而站起身迎向他，只有她依然靜靜地站在原處。 

「怎麼樣？問了嗎？這究竟是……」秦夫人的話還沒說完，就見秦岷掠過她們逕

自走向秦歡。 

「歡兒。」 

這聲充滿父愛的歡兒，叫得還真是讓她非常陌生啊 

「是，父親。」秦歡淡淡地應著。 

「禮部那邊很快就會把成親的日子給定下來，最近妳就準備當新娘子吧。」秦岷

仔細的看了這個女兒一眼，又一眼，像是從來都沒認真瞧過似的。 

「是。」 

秦岷見她乖巧，忍不住又叮囑道：「雖說長樂郡王也是皇族，但畢竟是住在江州，

只要妳安分些，想必不會出什麼事，要記住，他是高高在上的郡王爺，他的母親

怡太妃也是身分尊貴著呢，妳嫁進去，要乖乖聽話，可別鬧出什麼事來連累了我

們秦家，知道嗎？」 

秦歡看著「父親」這個男人，他的眼中佈滿了憂慮，半點歡喜也無，再瞧著他身



後那幾雙巴巴望著這頭的閃亮亮的眼睛，還真是明顯的對比。 

眼前這個怕她出事連累了他，後面那幾位卻是冀望著靠她得到更高的身分地位及

名聲，好為秦家謀前程，還真是讓她有點啼笑皆非。 

「怎麼不說話？」 

秦歡抬起了頭，目光直視著秦岷，溫溫淺淺地開了口，「敢問父親，皇帝為何會

賜下這門親事？」 

這可是在場所有人都很想馬上知道的問題啊！所以根本沒有人會阻止她，秦夫人

甚至還跟著幫腔——  

「是啊，老爺，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秦岷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才道：「半年前歡兒在凌雲寺遇害那回，適巧救下了

皇帝的愛妃溫貴妃，更保住了娘娘肚中的龍子，這門親事便是娘娘在皇帝那兒求

的恩典，以報答歡兒的救命之恩。」 

哇咧…… 

秦歡眨了眨眼，嘴巴很努力的不張開，因為那會很像個傻子。 

「竟有這種事？」秦夫人驚詫的張大了嘴，趕忙伸手摀住，「可都過去這麼久，

大半年了，怎麼才……」 

秦岷瞪了他家夫人一眼，「溫貴妃娘娘何等尊貴，受了這麼大的驚嚇，回到宮中

自然要好好調養身子，先把龍子平安誕下要緊，要是龍子有個三長兩短，娘娘還

敢替誰求恩典？」 

秦夫人撇撇嘴，「老爺說得是。是妾身駑鈍。」 

秦岷嘆了一口氣，放緩了語調，「妳以為這親事是想求就求得了的？自然需要天

時地利人和，要不是在滿月宴上適巧那怡太妃向皇上提了郡王爺的親事，郡王爺

也真的已經到了需要娶親的年紀，偏他眼瞎，名門千金根本不願意嫁，這門親事

又豈會如此輕易求得成？」 

「是是是，還真是得天時地利人和都給搭上才成。」秦夫人忙著賠笑臉搭話，「也

算是我們歡兒的福分，這根本就像是天上掉了餡餅下來……」 

「是福是禍還未定呢。」秦岷皺眉打斷了她，「長樂郡王又不是個好相與的，歡

兒能不能得他青眼，又是否能討他歡心，還得看她的命，若是一個沒弄好，我這

小小主簿的小官都可能不保了。」 

秦夫人這一聽，怎不大驚失色，「老爺說這什麼話呢？這可是皇帝賜婚，那長樂

郡王就算再不喜又能怎麼著？能退婚嗎？還是休妻？就算是要退婚休妻……那

也不干老爺的事啊，他彌補都來不及了，還能怪罪咱們嗎？老爺是不是多慮了？」 

「希望是我多慮了。」總之他一聽見這門親事，眼皮就一直跳個不停，到現在都

還沒停下來。 

「定是老爺多慮了，這可是門天大的喜事啊，老爺有個郡王女婿，這整個江州老

爺都可以橫著走了，要是明兒歡兒將成為長樂郡王妃的消息傳了出去，咱們家的

門檻可真要被踏破了呢，老爺該高興才是。」 

「話雖如此……」秦岷話未落，大廳外頭已傳來雜亂的腳步聲。 



「老爺，夫人，原城縣令求見！」 

「老爺，夫人，平城縣令遣人送禮來了！」 

「老爺，夫人，江州刺史也來了，說是要賀喜老爺和夫人！」 

聞言，秦夫人喜上眉梢，轉向自己的丈夫，「妾身剛剛說什麼來著？這才幾盞茶

的功夫，整個江州都要炸鍋了！」 

相比秦夫人的笑逐顏開，秦岷可就謙遜低調多了，衣襬一揮，人已跨出了大廳，

沒好氣的瞪著傳話的家丁，「縣令來了，你用求見二字？你是嫌你家老爺的命太

長嗎？」 

說完，秦岷大步的走到大門，親自恭迎他家縣令大人和江州刺史去了。 

不管未來是福是禍，至少眼前到來的是喜事一樁，就算他再不樂意，也不能表現

出一絲半點出來，否則便是對長樂郡王大不敬了…… 

第二章 初見未婚夫 

古代的生活真的太無趣了，所以只要城內有一丁點風吹草動或芝麻綠豆大的小

事，都能一傳十十傳百，傳到最後都成了稀奇事，何況是這種郡王爺將娶小主簿

家的庶女的大事？自然是一夜之間便傳遍整個江州。 

那些個長吁短嘆或是嫉恨眼紅的，恐怕都好幾夜難以入眠。 

而平日連小貓都懶得來的秦家大門，突然有一堆莫名其妙的人來蹲點，連沿路叫

賣的小販也跑來巷子口做生意，秦家大門口這條巷子一夕之間成了人來人往的市

集，還是縣令大人派兵來守，才勉強圖得一絲清淨。 

這日，秦歡和小舒女扮男裝，從秦家側門的狗洞偷偷鑽了出去，走到大街上租了

一輛馬車前往平城。 

「小姐，奴婢聽爹說外頭那些被縣令趕走的人都是來看小姐的呢，每個人都很好

奇小姐是長得如何的國色天香才讓郡王爺求皇帝賜婚給他。」 

聞言，秦歡輕哼了一聲，「果真傳言就沒一樣是真的，明明是皇帝老子看這堂弟

不順眼，才把我這個身分卑微的庶女賜婚給他，怎麼就成了是他求皇帝把我賜給

他了？」 

「小姐，聽說皇帝不老的……」 

「皇帝老子是尊稱，懂嗎？」 

小舒抓抓頭，「是嗎？」 

「本小姐說是就是。」 

「那好吧……小姐，我們這是要去哪？」 

「他們會到我家大門探頭探腦的，難道我不會？」 

小舒啊了一聲，瞪圓了眼，「小姐不會是要到長樂郡王府門口去蹲守吧？那樣子

多難看，要是讓人給知道了傳到老爺耳裡，老爺會打斷小姐的腿的。」 

秦歡好笑的伸手彈了小舒的額頭一下，「妳傻啊，太陽這麼大，我幹什麼自討苦

吃去人家門口蹲守？」 

「那我們是要去哪探頭探腦？」 

「上等香客棧。」 



「那是吃飯的地方吧？」 

「這幾天最熱門的話題不就是我和長樂郡王的親事嗎？要聽八卦，客棧飯館自然

是最好的地方。」 

熱門話題？八卦？小舒古怪的看著她家小姐，卻沒問。反正這半年來，她家小姐

已經不是第一次這樣說些奇怪的話了。 

兩人一路來到平城最大的客棧，秦歡之所以捨近求遠跑到平城而不是待在自家原

城，一是因為平城應該沒半個人識得她，幹什麼都方便些。二是因為平城乃長樂

郡王府的所在地，這上等香又是此城最高貴的客棧，相信泰半的人都會談論長樂

郡王最近發生的事。 

所以，她來了。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至少，她得先決定是要裝死逃婚還是認命嫁了吧？ 

雖說她穿越來此目前為止只會當個錢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小姐，卻不代表她不能搞

出個名堂來養活自己。皇帝賜婚，這逃婚自然是不太可能為之的下下策，畢竟要

逃卻不連累任何人，也只有詐死一途，但，若逼不得已，那終究是一個選擇。 

她們就選在客棧一樓角落的位置，不會太顯眼，卻很方便聽八卦，這不，才上了

第一道菜，筷子都沒動呢，那長樂郡王四個字便開始此起彼落了——  

「聽說長樂郡王除了是個瞎子，還是個瘸子。」 

「是嗎？難怪只能去求娶一個小主簿家的庶女……聽說那庶女也是個醜的，見不

得人，我住原城的親戚們都說沒見過秦三小姐，倒是秦大秦二小姐還可以勉強入

眼。」 

「真是可憐，當年他父親長樂王爺可是個名震朝野的大將軍呢，就是因為長樂郡

王被弄瞎了眼，這才離開朝堂來到了江州。」 

「這是為何？」 

「避風頭唄，都說當年長樂郡王的眼睛是被人給毒瞎的，有人說是皇帝給他叔父

的警告，皇帝當年繼位時還年輕，不得不忌憚這長樂王爺的聲威……」 

「那也不必毒瞎人家兒子啊。」 

「噓，小點聲，都說是傳言。」 

同桌的友人伸手拍了那人的頭一下，「是啊，禍從口出，就算我朝民風開放，皇

家親民愛民，也不是什麼話都可以亂說的。」 

鄰桌的客人陡地冒出一句，「也不知誰真見過長樂郡王，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老

還是……」 

又一個鄰桌的客人接口道：「都說是老王爺的兒子了，還是皇帝的堂弟呢，自然

是年輕人，至於高矮胖瘦，這我還真不知道。」 

「有人見過，聽說很嚇人。」 

「真的假的？都是個瞎子了還長得很嚇人？難怪只能請皇帝賜婚個又醜又沒地

位的庶女了，說起來這秦三姑娘也是個可憐的……」 

「再怎麼可憐也是修了千年才有嫁給人家郡王的福報啊！那郡王府可不是人人



都進得去的！聽說長樂郡王是我朝最富有的王爺來著！」 

「他有錢卻是個瞎子，老王爺去世後，整個長樂郡王府都靠怡太妃娘家姪子滕世

安掌管著，要我說啊，這些年過去，不知多少好處都進了滕家的口袋……」 

啪一聲，又一掌打在說話之人的頭上，「又胡說！到時怎麼死的都不知道！你自

個兒死了就算了，可別連累了我們幾個。」 

「是啊，去去去，走了，再待下去恐怕咱們腦袋都要掉了。」說著，這一桌數人

全數起身，鬧哄哄地結帳走人。 

秦歡看著散去的數人，端了一杯茶喝了一口又一口。 

「客倌，上菜囉！」 

此時，小二又端上了一盤蒜苗雞丁和炸小魚乾，那色香味之好呵，讓秦歡想念起

她在現代時常吃的道地中菜館了。 

秦歡一筷子夾進嘴裡，那雞肉還燙舌呢，卻是讓她一口接一口，筷子都停不下來。 

「小姐妳慢點吃。」 

秦歡瞪她一眼，壓低聲音道：「我現在是公子，再叫錯，罰妳沒晚餐吃。」 

「奴婢不是怕小姐……不，是公子噎著了嗎？」小舒很無辜的低下頭。 

「妳現在不是奴婢，是奴才，唉，叫小舒就好了。快吃吧妳，美食當前，妳就不

要管我了，好好享受一頓大餐，嗯？」說著，秦歡夾了幾樣菜到小舒碗裡，就像

她以前跟姊妹淘在一塊的模樣。 

「妳還吃得下啊？小姐，人家都說妳醜了……」連她這丫頭聽了都要食不下嚥，

她家小姐倒沒事似的。 

「人家說我醜我就醜啊？我醜嗎？」說著，秦歡還把臉湊到小舒面前左右各擺了

一下，好讓小丫頭可以看清楚些。 

「當然不！」小舒一向挺自家主子的，「小姐就算稱不上仙女下凡，在整個江州

也算得上是個小美人了。」 

「那不就是了，妳管人家怎麼說。」 

「可是……」 

「別可是了，這餐廳的菜還真是上等香呢，名副其實，本……小……公子錢都花

了，妳就別暴殄天物了，吃吧。」秦歡說著，還真的專心吃了起來。 

那模樣……就像是餓了很多天都沒吃飯，卻一下吃到山珍海味般一臉滿足。 

客棧二樓靠邊緣的位置，坐著兩名頭戴帷帽的男人，瞧不清真容，其中一名低頭

專心吃飯的男子，就算一句話也沒說，就只是端坐在那裡，卻半點也掩蓋不去那

高大挺拔的身姿及一身逼人的氣勢。 

坐在對面的另一名男子也是身形修長矯健，但相比之下，卻是親民多了，話多笑

容也多，一雙眼不時地探看著一樓角落那桌女扮男裝的主僕二人。 

「爺，你未來的夫人真的很能吃。」華月看了半晌，眉眼都是笑。 

聞言，那位被稱作爺的男人，帷帽下的一道濃眉隱隱一挑，「你探頭探腦半天，

就只得出這個結論？」 

「當然不是，爺想聽屬下的結論？」華月一臉討好的笑。 



「不想。」 

「爺……」 

「你非得把本王拉到這裡吃飯，就是為了這個女人？」一個皇帝莫名其妙賜婚下

來的原城主簿之女，還是庶女，他甚至連她的名字都懶得記。 

「爺，難道你一點都不好奇你未來的王妃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女人？屬下可是在秦

家附近派人守株待兔了三天三夜這才好不容易逮到人的，爺該嘉獎屬下才是。」 

神色冷，嗓音更冷，「本王有叫你這麼做嗎？」 

「是沒有。」 

「那本王該嘉獎你？」 

「不必……」華月的聲調委屈極了，又往一樓瞄去，「但屬下今天終於親眼見到

這秦三小姐，算是放下心中一塊大石，這秦三不醜，長得還過得去，聽見人家說

她醜也面不改色的繼續吃東西，聽見有人說爺又瞎又瘸又嚇人，依然是聞風不

動，屬下都懷疑她不是來此探消息，而是真來吃東西的，畢竟這上等香的東西當

真是屬上等……咦，她們要走了。」 

「所以，本王也可以離開了？」 

華月的目光終於移回對面他家郡王爺身上，「爺吃飽了？」 

「嗯。」范逸起身。 

華月也連忙跟著起身，不是站在范逸後頭，而是站在前頭，為的就是替他家爺「擋

去」所有「障礙物」。 

雖說他家爺在十九歲那年瞎了眼，但在此之前，他家爺可是跟著老王爺上山下海

的驍勇戰將，學術精、武功好，劍術騎術射箭樣樣都是無人能出其右，所以，就

算爺瞎了眼，一般時候看起來也與常人無異，在府裡時不必拿拐杖也能自在行

走，但到外頭人來人往之處自然就麻煩些，除非爺願意拿拐杖出門。 

可拐杖一出，爺的身分就容易曝光，畢竟這裡是平城，平城最有名尊貴的瞎子就

是長樂郡王，為省麻煩，不到必要時候，爺的拐杖是不動用的，最常用的就是他

這個「人工拐杖」，有他在前方領路，他家爺只要跟著他的腳步走就成，正常來

說，旁人不會發現任何異狀。 

「兩位爺要走啦？吃得可好？」店小二見人從二樓下來，笑呵呵地上前招呼，忍

不住多看了這兩位戴帷帽的爺兩眼。 

華月拿了一碇銀子遞給小二，「不必找了。」 

「是是是，謝謝兩位爺，歡迎再來啊。」店小二笑到合不攏嘴，親自送這兩位看

起來身分很尊貴的爺離開。 

 

 

五月的江州已經很熾熱，陽光大得讓人睜不開眼。 

上等香位在平城最精華的地段，門外有一座大湖，湖畔楊柳低垂，湖水清可見底，

五顏六色的不知名大魚小魚在湖裡游來游去，微風輕送，雖熱卻不至於悶。 

秦歡隻身杵在客棧門外，望著眼前的一情一景，終是再一次不得不信，自己是真



的真的來到古代了。 

她深呼吸了一口這個朝代的新鮮空氣，仰首閉眼感受那輕微的風吹拂過她頰畔，

她很自得其樂，卻沒承想她這模樣，姿態之美，舉止之自在從容，讓來往的客人

都忍不住朝她瞧了過來。 

長盛王朝民風開放，無男女大防，甚者，連男子與男子之間的那等事也不算新鮮

事，尤其長得美的男子特別多，成了富貴人家的男寵者也是有的，只是大都還算

低調，不至於明目張膽著來。 

小舒去叫停在邊角處的馬車，秦歡一個人杵在客棧外頭等。 

上等香的客人眾多，來來往往地，三教九流都有，但前題是必須有點錢，沒錢的

進不了門，畢竟是平城內屬一屬二的客棧，一道菜的價錢就足以讓一般平民老百

姓吃上十天半個月的飯。 

「曼蛛兒？」有人在她身旁喚道。 

秦歡本想不理，可那道嗓音太近，近到讓她本能的睜開眼，在這張眼的瞬間看到

的是一個雙目如星，眉目如畫，彷彿從古畫中飄出來的美男子。 

好吧，她承認她來到古代後甚少出門，又總是低眉斂眼的，所以還真沒仔細看過

幾個男人，尤其是像眼前這位如此「精美」的男人，美得非常，呃，邪魅。 

此刻，她的心跳動得很快很快，像是快要從胸口裡跳出來一樣，躁動不休…… 

這是為何？ 

這男人根本不是她的菜啊，就算這男人真的很美，但也不致於讓她的心跳到都快

讓她喘不過氣來的境地吧？ 

「你在喚誰？我嗎？」秦歡摀住胸口，想安撫一下這顆妄動不休的心，卻在這男

人進一步逼近時，她感覺到強烈的窒息感，讓她根本無法呼吸。 

「妳不認識我？」男人皺起他漂亮的眉，已然伸手勾起她的臉，「妳明明是曼蛛

兒……怎麼可能不認識我？就算妳女扮男裝，就算妳已經長大了，變美了，我也

不可能認不出妳來，就算妳化成灰，我都認得。」 

啪一聲，秦歡伸手打掉他的手，下意識地往後退一步，「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我不叫曼蛛兒，也確定不認識你！」 

「胡說，妳明明是曼蛛兒！」男人一把抓住她的手。 

這回，他使了勁，秦歡根本甩不開他。 

「跟我走！」 

「我不要，放開我！」她死命的掙扎，可不管她怎麼用力，她的手都無法掙開這

男人的箝制，「來人啊！救命啊！」 

男人沒想到她會在客棧前大吼大叫喊救命，漂亮的眉一挑，正想一掌劈昏她，耳

邊卻襲來一陣又疾又猛的掌風，突如其來的變故讓男人連忙側身一閃，放開了秦

歡的手，而就在這一瞬間，男人只覺眼前一抹黑影晃過，方才那還在他掌心裡的

女人已經落在一個頭戴帷帽的男人懷中——  

「閣下是誰？竟敢襲擊本公子！」唐淵著惱地瞪著眼前這個高大挺拔，卻戴帽遮

臉見不得人似的男人。 



「你又是誰？竟敢當街強搶民女。」范逸的嗓音清冷無比，卻有一股不怒而威的

氣勢，但顯然懷中的女子不太怕他，雙手緊緊扣住他的手。 

唐淵傲氣的抬了抬下巴，「本公子何來當街強搶民女？這姑娘跟本公子是舊識。」 

「是嗎？」 

「本公子騙你幹麼？隨便抓一個人問問，都聽過本公子的名聲，本公子花容月

貌，多少女人投懷送抱，需要強搶民女？這可真是天大的笑話！」 

「我問的是她。」范逸低下頭「瞧」著懷中的女人。 

此時，秦歡也剛好一臉詫異地抬起頭來望向他。 

這個男人…… 

他的眼睛……看不見！ 

不會這麼巧吧？難道眼前這位就是她未來的夫君長樂郡王？不會的，應該不是

的，可不管他是或是不是，她都發現了一件神奇的事…… 

她竟然懂得醫術！或者說，她不是懂得醫術，而是懂得怎麼解毒？ 

當她的手一摸上這男人的脈搏，她就知道這男人是被毒瞎的，瞎了多久。 

重點是，她還知道怎麼治，根本不需要思索，而是很快速的本能反應……這根本

是神醫級別了吧？只是摸了一下脈搏，就好像可以看透他的奇筋八脈似的…… 

真是瘋了！ 

她究竟是穿越到什麼樣的一個女人身上啊？ 

明明是一個主簿的小女兒，怎麼可能又懂藥草又懂醫？而且都跟毒有關！ 

秦歡震驚不已又迷惑不已，神情怔忡地仰頭看著眼前這個男人，心思千迴百轉，

她該救這個男人嗎？她明明可以治他的眼睛…… 

可，他若是一般不相干的人也罷，畢竟不認得她就沒事，可他若真是她要嫁的長

樂郡王，那她的本事豈能讓他知曉？畢竟她就算有十張嘴也說不清，為何她從小

長在主簿之家卻懂醫又懂毒吧？惹來一堆質疑不說，搞不好還會被當妖女辦了！ 

何況，他的眼睛定是讓許多大夫給瞧過的，人家大夫醫不好，她這個平常人家的

小姐卻說醫得好？誰會信她？ 

「說話，妳是啞巴嗎？」范逸清冷的嗓音在她的耳邊響起。 

「什麼？」她有些呆愣地看著他，完全沒有反應過來。 

范逸微微皺眉。 

看來，這女人剛剛一直都沒在聽他們兩個男人的對話呵，那她在幹什麼？死命抓

住他的手，貼在他懷中，此刻又傻傻地盯著他瞧…… 

發花癡嗎？都見不著他的臉，這花癡也發得有些奇怪。 

范逸冷冷地問：「他說你們是舊識，是還是不是？」 

秦歡連忙搖頭，「不，我根本不認識他！」 

聞言，范逸把頭微抬，朝向前方那人，「聽見了嗎？這位姑娘說不認識你。如果

閣下再糾纏不清，那只好將閣下送官府了。」 

唐淵哈哈大笑起來，「你要將我送官？」 

「還是你想選擇送命，也是可以的。」范逸冷冷一笑，「要試試嗎？」 



這男人，口氣還真是狂妄無比。 

強龍不壓地頭蛇，唐淵雖很想應戰，但這裡不是京城而是江州，能少一事則少一

事，免得招來無謂的麻煩，何況他連對方是誰都不知道，口氣敢如此大而狂，再

瞧那一身錦衣，定不是一般人家。 

「今日本公子有要事在身—— 」 

那就是不想試也不敢試了。 

范逸薄唇淡抿，「不送。」 

瞧這語氣，像是在趕一條狗似的…… 

唐淵當真是一股氣堵在喉間，瞇眼又瞪了他懷中的女人一眼，這才拂袖而去。 

秦歡看著那男人的背影，忍不住皺起了眉頭，突然又覺得心臟跳得好快，甚至有

一種莫名其妙的失落感緊緊攫住她的胸口……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難道，原主真的認識那個男人？ 

見懷中女子遲遲不動，范逸不由得開口——  

「妳可以放開我的手了吧？」普天之下，她大概是第一個敢這樣明目張膽抱住

他，又緊緊抓住他的手不放的女人。 

「噢。」秦歡聞言放開了他的手，連忙從他的懷中退了開來，「那個……謝謝大

俠的救命之恩。」 

「不必了。」說著，范逸轉身要走。 

秦歡卻一個上前再次拉住他，「大俠，小女子想還大俠的救命之恩，大俠是否可

以……」 

「不可以。」他聽都沒聽她說就直接否絕。 

「大俠……」 

「舉手之勞罷了，姑娘不必掛心。」 

秦歡還想再說什麼，一道身影很快地飛過來，正是一時離開替他家主子辦點事方

回來的華月，他看看他家爺，又看看他家爺身邊的小姑娘，嘴巴開開闔闔半天，

還眼皮直跳。 

剛剛是發生了什麼他不知道的事嗎？為何他家爺會和未婚妻站在一起？看樣子

剛剛他們還在「聊天」？不會吧？他家爺可不是會在大街上跟姑娘搭訕的人！ 

「這位……公子，有事嗎？」人家女扮男裝，他華月總不能直接叫人家小姐吧？ 

公子？范逸聽了挑了挑眉。 

這位明明是姑娘，方才聽她喊救命的嗓音就是個姑娘，何況，剛剛她把他抱得那

麼實，是男是女他不會不清楚，華月卻喊她公子？最大的可能就是這姑娘穿的是

男裝…… 

女扮男裝？這……該不會就是剛剛在客棧一樓吃飯的主僕倆？他那御賜的未婚

妻秦三小姐？ 

秦歡見到華月，朝他微微福禮，「方才受恩人相救，在下只是想問恩人大名，好

報答恩人救命之恩。」 

沒想到華月一見她如此，趕忙回了一個更大的禮，「我家主子姓范，救命之恩就



不必了，這……應該的應該的。」 

應該的？秦歡一愣，隨即恍然。 

果真是……姓范呵。 

眼前這男人想必知道她是誰，因為知道她是他家主子的未來王妃，所以才受不得

她的禮吧？才說他家郡王爺救她是應該的？ 

想著，秦歡又看了方才的「救命恩人」一眼，若這男人果真是她的未來夫君長樂

郡王，那麼，他那雙眼，她就有時間慢慢治了，只不過……唉，看來郡王府這個

龍潭的水很深啊，不似眼見那般平靜…… 

此時，一輛馬車緩緩地在他們身邊停了下來——  

「小……公子！馬車來了！快上車吧！」馬車裡探出一個人，正是秦歡的丫頭小

舒。 

秦歡看了他們一眼，再次福禮，「那……在下告辭。公子大恩，秦三來日再報。」 

華月趕進再次回禮。 

小舒莫名其妙的看了他一眼，卻沒多話，伸手扶她家主子上馬車，馬車駕地一聲

緩緩駛離。 

目送兩人離開的華月，也伸手扶他家爺上了另一輛停在一旁的馬車，馬車很快地

往郡王府行去，兩人則卸下了帽子。 

「爺剛剛英雄救美了？屬下真是遺憾沒親眼見到那精采的一幕。」 

「若你在場，就不必本王出手了，所以就算你在，你也見不到那一幕。」 

「嗯……那位……怎麼樣？爺？」華月探問著瞅著他家爺。 

「什麼怎麼樣？」 

「爺，方才那位公子其實是位姑娘，就是陛下恩賜的秦家三小姐，爺的未來王

妃……」 

「嗯。」范逸連眉都沒動一下，「她剛剛說了她叫秦三。」 

華月點點頭，「那……爺方才是怎麼個英雄救美法？」 

范逸這回眉倒是一挑，「要本王示範一次給你看嗎？」 

「像這樣嗎？」華月上前抱住了他家爺，一副小鳥依人情狀。 

范逸沒推開他，只是冷冷地道：「找死嗎？」 

「當然不，屬下可捨不得爺。」說著，華月已笑咪咪地端正坐好，「爺還沒告訴

屬下，咱們未來的王妃究竟讓爺滿不滿意？」 

「滾下車。」 

「爺恕罪。」 

 

這廂馬車裡一冷一熱的鬧著，另一廂駛往秦府的馬車裡也是整路不消停——  

 

「小姐，方才妳身邊那兩個高大的男人是誰啊？小姐怎麼會跟他們在一起？還跟

他們告辭？」小舒忍不住，一上馬車便問了。 

「我也不知他們是誰。」秦歡沒打算告訴小舒對方其實就是長樂郡王一事，避重



就輕道：「但他們其中一個救了我一命。」 

「救……小姐？什麼一命？」小舒一聽，緊張得話都快不會說了，「小姐剛剛發

生何事了？有受傷嗎？小姐都已經女扮男裝了，還在人來人往的客棧前面遇上了

登徒子嗎？不會吧？這是什麼世道啊？這裡可是江州啊，最富裕最太平的江州平

城啊！怎麼可能……」 

「我看那人也不像是什麼登徒子。」秦歡打斷了小舒，一串話下來吱吱喳喳地，

讓她聽了頭都疼了起來。 

「嗄？小姐……那他是誰？」 

「不知道。」秦歡沒好氣的睇了她一眼，「本小姐不是失去記憶了嗎？就算以前

真的認識他，現在的我也認不出來啊。」 

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誰知那個突然冒出來說認識她的人，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 

「也是。」小舒懊惱地皺了皺眉，「當時奴婢如果在小姐身邊就好了，如果是小

姐以前認識的人，奴婢應該也識得的，小姐，那人長什麼模樣呢？」 

「高高的，斯文又漂亮，白白淨淨的，那雙眼睛魔魅魔魅的……」秦歡邊回想邊

道，心窩上又傳來淡淡的疼痛感，她伸手撫著胸口，不由得大大呼出一口氣，想

把胸口的那股窒悶感給驅離。 

小舒聽得眼睛都直了，脖子卻歪到一邊，「小姐說的究竟是男人還是女人啊？」 

「當然是男的。」 

「小姐怎麼可能認識這樣一個男人，若真像小姐形容的那樣，應該一見就忘不掉

吧？奴婢可是一點印象都沒有。」 

秦歡點點頭，「是吧？我也是覺得不可能……」 

但，卻莫名的會為那人心跳加快啊！ 

這真的是一件很匪夷所思的事！ 

若原主的靈魂不在了，心卻還是會被如此劇烈影響著，那麼，是否表示那男人對

原主很重要呢？若真的很重要，那又是為什麼？ 

甩甩頭，秦歡告訴自己不要再想了，想起那個男人，總會讓她覺得胸口悶悶的怪

怪的，她現在要擔心的應該是即將到來的婚事，還有她那位顯然是被人毒瞎的未

婚夫…… 

究竟，他的存在是妨礙了誰呢？ 

想到此，秦歡突然一把抓過小舒的手，指尖很自然地扣在她的脈上——  

「小姐，妳幹麼呢？」小舒一臉莫名。 

沒有…… 

什麼都沒有…… 

是摸的位置不對嗎？為何她什麼都感應不到？ 

秦歡皺了皺眉，把小舒的手再扣得緊一些，一樣，什麼都沒有…… 

難不成，她只能感應到中毒之人？ 

「小姐？」 



秦歡看了她一眼，同時鬆開了她的手，「沒事，只是覺得妳的手好小，抓過來研

究一下。」 

「研究……是什麼？」 

「就是仔仔細細的瞧上一遍，看看有什麼不一樣。」 

「噢。」小舒似懂非懂的點點頭，「小姐……」 

「嗯？」 

「小姐今天很失望吧？那客棧裡傳的都是一些對小姐和王爺不好的話，聽起來就

氣死人，早知道小姐今日就不該來的。」 

秦歡不在意的笑了笑，「既然說本小姐的那些話都不是真的，那關於長樂郡王的

那些話自然也不是真的，我又何必放在心上。」 

何況，她都已經親眼見到本尊了。 

雖沒見到那張臉，但這長樂郡王身材高大挺拔，武藝高強，聲音好聽，明明瞎了，

路見不平還會拔刀相助，那英雄救美的帥氣模樣，就算他長得很一般也可以因此

而掩蓋過去，男人嘛，帥的本來就不是那張臉，而是身材、姿態和擔當，這些，

長樂郡王算是全部合格。 

而她，會治好他的眼睛。 

神不知鬼不覺地……治好他。 

 


